
佛教艺术“新遗产”的再造——河南嵩山少林寺佛教文化遗产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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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 

 

创建于北魏时期的少林寺，历史上是“中州佛教文化圈”的代表性寺院之一，拥有不同时代

的建筑、雕刻、绘画与书法作品，可谓中国佛教艺术遗产的博物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和世界文化遗产。拥有 1500 年佛教艺术遗产的少林寺，在 21 世纪萌发创制后 1500 年“新

遗产”的宏愿，邀请著名美术院校艺术家创作壁画，发动全国书法家写经。在这种“新遗产”

的创制中，佛教艺术的作者、作品和受众处在什么样的精神性、文化性和社会性的语境，觉

察佛教艺术的形似与神似、审美与信仰等问题，是认知佛教艺术作品和世俗作品差异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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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地区的佛教是中原汉传佛教的典型之一，传播历史久远，留下许多佛教艺术的历史遗迹。

如白马寺、龙门石窟、大相国寺、少林寺等，历史上属于“中州佛教文化圈”的文化精品，

现在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或世界文化遗产项目，自然也是笔者团队主持的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宗教艺术遗产调查和数字化保存整理研究”的主要考察对象。 

 

2014 年在少林寺参访期间，我们考察了少林寺的建筑、雕刻、绘画、书法等佛教艺术遗产。

寺院负责人允许我们去寺院图书馆翻阅馆藏图书，还送了我们有关少林寺文化的书籍。几年

后，笔者应邀参加少林寺、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加拿大社

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委员会（SSHRC）联合举办的“少林寺与北朝佛教学术研讨会”，再

次参访少林寺，并有幸观摩了少林寺“2017 年首届少林无遮大会”组织的“少林寺世界传

灯法会”“少林机锋辨禅之王者归来”“少林七十二艺选拔赛”等活动。通过参与观察、现场

访谈和阅读文献，笔者对少林寺的佛教艺术遗产有了大致的了解。特别是在拜访少林寺大和

尚，与其讨论佛教艺术遗产的时候，大和尚谈及的关于少林寺两个 1500 年文化遗产的话题

给笔者留下很深的印象。本文拟在考察少林寺佛教艺术遗产的同时，对少林寺“新遗产”再

造问题，进行一些叙述和讨论。 

 

一、前 1500 年的艺术遗产 

 

创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495 年）的少林寺，迄今已有 1500 余年的历史。在中国佛教史上，

少林寺是禅宗的祖庭或法脉传承地之一，虽然几经破坏，却仍然是汉传佛教的重要寺院，留

下了不少佛教文化艺术遗产。少林寺前 1500 年的辉煌，一是佛教，二是建筑艺术，三是禅

武（少林功夫）。 

 

佛教方面，在南北朝时期，印度高僧跋陀、勒拿摩提、菩提流支、菩提达摩等在少林寺开辟

译场翻译佛经、传授禅法等。除此之外，佛教的一些重大事件也都发生在少林寺：慧光法师

童年被跋陀看中而出家，弘扬律宗；达摩祖师在少林寺山洞面壁九年禅修，精诚透石；慧可

法师“立雪断臂”求法，接传禅宗初祖达摩的衣钵；等等。少林寺因开宗立派，历代高僧众

多，成为中国的佛教重镇之一。而少林功夫，更是目前中外广为人知的文化名片，因已另文



专述，这里也略过。 

 

少林寺前 1500 年间留下的佛教艺术遗产，主要是佛教建筑。北魏时，孝文帝为安顿印度高

僧跋陀在帝都附近敕建少林寺，后来又有历代帝王赐田扩容，拨银修殿。隋唐时期，朝廷推

行复兴佛教的政策，少林寺得到朝廷所赐的丰盈寺产，包括大片田地，特别是该寺武僧“十

三棍救唐王”的事，使该寺在当时名噪一时，随后建造了一些宫殿式的常住院（如后为大雄

宝殿的主殿）、香积厨（斋堂）等。宋代建造的初祖庵，最初是木结构建筑，后改为石柱搭

建。据柱上题记，施柱者竟有远至广东韶州仁化县的信众，由此可见少林寺影响之广。金元

时期，皇帝直接插手少林寺事务，寺院殿堂及廊庑库厨多有修建，如初祖殿（立雪亭）、天

王殿、藏经阁、钟楼、鼓楼等。明代建筑有山门石坊、方丈室（现存为清代遗物）和明末重

建的千佛殿（毗卢殿）等。清代建筑有山门、观音殿等。经千年积累，现在的少林寺为七进

院落，拥有不同时代的建筑，可谓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历史博物馆。1928 年军阀混战，因

少林寺和尚介入权争，冯玉祥部下石友三火烧少林寺，把法堂、天王殿、大雄宝殿、紧那罗

殿、六祖殿、阎王殿、龙王殿、钟楼、鼓楼、香积厨、库房、东西禅堂、御座房等悉数焚毁，

大批珍贵文物及 5480 卷藏经化为灰烬。我们可以在网络上流传的少林寺被焚毁前的照片（图

1—18）中，看到 1928 年前少林寺的部分容貌。 

 

 

 



 
 

其后几十年，少林寺历遭破坏。直到 1976 年以后，少林寺才得以在原址上复建被毁坏的殿

堂。为了尽可能还原，复原设计和建造完全按照原来的柱子、墙体、佛台、前后门、月台等

的位置和尺度进行。尚存的原有构件，亦尽量嵌入在原位置使用（见封二图 1—3）。 

 

塔在少林寺佛教建筑中占很大比重，其中较著名的有帝王做功德建的佛塔（如武则天为亡母

杨氏建的十层下生弥勒佛塔），比较普遍的是作为历代高僧、方丈墓室的和尚塔。少林寺高

僧辈出，示寂后僧众均为其起塔立碑。千年来，除了因自然和人为原因损毁的约 100 座塔，

少林寺至今尚存唐、宋、金、元、明、清僧人砖石墓塔 228 座和佛塔 15 座，占地面积近 2

万平方米，为中国最大的古塔群落。少林寺塔的类型繁多，数百座塔参差坐落，同列一地，

密度较大，如塔之丛林，故称“塔林”（见封二图 4—7）。 

 

季羡林先生曾说：“文化传承的载体大别之不外两种：一种是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典籍；一

种则是人工兴建的建筑物，万里长城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嵩山少林寺也属于这一类。”虽然

季羡林先生只把文献典籍和建筑视为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忽略了口述史、文物和活态民俗

等文化传承载体，但他为了凸显少林寺建筑在中国文化遗产中的地位，把少林寺建筑与长城

同列为典型例子。 

 

除了建筑艺术，少林寺还有著名的雕塑、绘画、书法作品（图 19—31）。据史载，印度高僧

跋陀是位富有灵感的画家，所画的《拂林国人物画》《器物祥》《外国兽图》等，一直流传到

唐末。跋陀供佛的“普光堂”，曾供奉过艺术价值很高的一组彩绘泥塑（一佛、二弟子、二

菩萨及二神王、二力士、二狮子和二狮子郎）。这组杰作为博士李雅等人塑造，武则天曾下

令将其中部分塑像制成脱空夹纻像，迎进皇宫供奉。另外，初祖庵大殿须弥座佛坛，供奉菩

提达摩像，两厢侍立慧可、僧粲、道信、弘忍四人。菩提达摩像背面的浮雕有连绵群山、隐

现塔寺、牵驴行脚、负笈沙门、撑篙船家、背柴樵夫，犹如一幅少林寺和农家山居风俗画卷。



殿中石柱上雕刻有缠枝海石榴花，宝相花，牡丹花，荷花，卷草纹，飞鸟和使用钹、笙、排

箫、琵琶、拍板等乐器的伎乐天人；殿外墙基浮雕则以惊涛骇浪为背景，水波中显现龙、蛟、

鱼、龟、海马、人头鱼等各种水物，有罗汉骑鹿游海、柱杖罗汉观海、童子、武士渡海、天

官拜谒等图像（见图 32-40 和封二图 8）。有文物考古学者评价：“初祖庵大殿内外的石雕是

北宋末年最有代表性的艺术殿堂，也是官式雕刻的代表作。”初祖庵明代壁画《禅宗祖师像》，

真迹尚存；但描绘僧稠神异传说的《云门像图》长卷等，均已失传。目前保留较好的是西方

圣人殿（又称“毗卢殿”“千佛殿”） 明代铸造的铜质毗卢佛像和西方圣人殿、白衣殿的清

代壁画（图 41—45）。后者主要描绘十八罗汉和少林功夫的一些传奇故事，如《十三棍救唐

王》《紧那罗王示迹》等；另外还有 15 组武僧习武图，他们有的练拳，有的持械对打。习武

图中有满族官员和其随从观武，这表明少林习武已经为官方认可。就目前所知，佛教艺术遗

产中涉及武僧习武的古代壁画不多，少林寺这些武僧习武图可能属规模较大的古代壁画，具

有重要的图像文献价值。 

 

 



 



 

 

少林寺著名的碑刻有：唐代的《唐太宗赐少林教碑》《大唐天后（武则天）御制诗书碑》《灵

运禅师塔铭》；元代的《大元赠大司空开府仪同三司追封晋国公少林开山光宗正法大禅师裕

公之碑》《大元重建河南嵩山少林禅寺萧梁达摩大师碑叙》《息庵禅师道行碑》；明代的《释

迦如来双迹灵相图》碑和《题达摩面壁》草字碑等，书法和石刻图像艺术双秀 （见图 46—

53 和封二图 9）。在少林寺碑林中，除了帝王和名人的题字，最多的就是有关达摩的形象，

如明代阴刻《达摩面壁图》《达摩一苇渡江图》《达摩只履归西图》等（图 54—57）。擅长书

法的唐高宗用飞白体为少林寺书写《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并施舍幡幢、佛像及其他物品，许

多文人墨客更是留下珍贵的墨宝。还有成为少林寺典故注脚或化为传说的达摩洞“达摩影石”、

慧可立雪求法的“立雪亭”，遗址与传说浑然一体，虚虚实实，让人遐想。 

 

 



 

 

1500 年间，少林寺遭遇了几次“禁佛毁寺”。最早的如北周武帝年间的“周武灭法”，众僧

以为末法时代来临，纷纷造塔、雕像、刻经等，准备后事，无形中留下一批佛教艺术遗产。

后又多次遭遇山贼劫掠、兵火之灾，寺院建筑、雕塑、绘画等屡遭破坏。但仅仅是劫后的幸

存建筑，就已经为世人所惊叹。也正因如此，少林寺尚存的古建筑群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1996 年、2013 年），少林寺园区成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2007 年）和世界文化遗

产（2010 年）。 

 

二、后 1500 年留得下来的东西 

 

在少林寺古香古色的方丈室（见封二图 10），我们向大和尚介绍了我们正在开展的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内容，并简单谈了参观少林寺的古建筑、雕刻、壁画、碑刻等的印象。

同行的成员有意把话题往这方面引：“我在读师父的书，看到您讲您的师父行正法师。在遇

到有人来砸塔林，毁武僧习武图等壁画时，行正方丈站出来说：‘你们要炸塔林，先把我炸

了。’少林寺的遗产是这样才保存下来的。” 

 

大和尚说：“人类学这块，你们还是比较幸运的。中国现在还有很多东西可以研究，保留了

很多传统。像古希腊、古埃及，只能研究很早很早之前的事……” 

 



的确，中国的文化遗产，都是几千年的积累，多少人用一生的心血，竭尽全力把传统文化中

最精华的东西留下来。现在国家越来越重视，立项来研究，出台政策来保护，就是逐渐意识

到文化遗产的重要性。 

 

在大家谈论文化遗产重要性的时候，大和尚突然提了一个问题：“新的算不算遗产？新的遗

产呢？” 

 

一般认为“遗产”都属于过去遗留的、有些年头的“旧”东西。关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问题，也可以理解，但“新”如何与“遗产”联系在一起，倒没

有听说过。 

 

大和尚介绍，近几年全国修复寺庙，几乎都是钢筋混凝土建筑，砖屋建筑偏少。其好处在于

节约成本，再者便于保护，防火、防水，好处很多，就是很难形成遗产。房子建好后，恢复

壁画，基本还是复制过去老的壁画，按历史文献中的或记忆中的复制。2013 年，少林寺请

中国美术学院的艺术家帮寺院创作三组壁画，一组是少林寺 1500年的历史，一组是禅宗 1500

年的历史，再一组是达摩的一生。艺术家对其很重视，去了甘肃敦煌、陕西，全国有壁画的

地方基本都去了，甚至去了日本、印度，看壁画，研究材料。不过大和尚认为，如果只沿袭

传统手法，按古书古画照搬，虽然挑不出来毛病，但不是创新的东西，不是自己的东西，也

没有太多故事可讲。中国美术在接触西洋美术之后，在构图、色彩、透视等方面有不少借鉴，

出现了新的局面。所以少林寺想用现代的思维、见识和技术，在中国画传统的基础上，以新

的思维，用新的题材，创作新的壁画。 

 

见我们未立马附和赞同，他单刀直入地质疑我们只研究佛教艺术遗产的局限，认为只研究过

去，没有示范意义。 

 

笔者部分认同大和尚的见解，因为历朝历代都有继承传统和融入时代变迁的问题。比如敦煌

莫高窟，现在已经在运用新媒体技术保护和展示其文化遗产。青海的喇嘛绘制了一幅 600

米的唐卡长卷，也有一些技法融合了西方绘画的立体画法。但对成为“新遗产”的说法，我

们觉得还是谨慎一些。 

 

大和尚认为，新壁画仅是局部创新还不够，要完全打破旧传统，全部创新。据介绍，这些壁

画一共约 500 平方米，准备画三年。笔者看了新壁画未完成稿的设计图，既有传统的意味，

也有很多现代的元素。大和尚解释，现在的少林寺是明代的，而壁画画的是早期的少林寺，

通过查史料复原达摩来中国时的南北朝时的建筑风格。大和尚认为，这种方式是一种创新，

也有可能会有很多人效仿。少林寺前 1500 年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要做后 1500 年留得下

来的东西。当代的艺术是否可以传下去，一是取决于当代审美的看法，一是取决于当代艺术

的水平。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风格，壁画、雕塑都不一样，都有时代的痕迹。为什么不留下

我们这个时代的东西呢？我们这个时代不比任何时代差。以前看壁画，就是吴道子的，明代

的水陆画等，基本上就是那么几大系列。但过去人们的见识有局限，不像现在有互联网，全

世界的图志、遗产都能看得到。在这方面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全面、更好。 

 

大和尚还介绍，除了壁画，另外还有一个书法项目。少林寺的“鼓楼”在历史上叫“转轮藏”，

是元代的建筑，后来被烧毁了。鼓楼建筑恢复后，除了法务功能，还准备做一个转轮藏。为

了引起大家对转轮藏的关注和互动，就想抄部经。现在是网络时代，交通便利，信息方便，



寺院计划把《大藏经》的电子版打印出来，重新校对，做成经的底板，并号召天下人共同抄

一部经。乾隆藏是七千多卷，少林寺准备增加到一万卷。请一万人，每人抄一卷，用三年五

年、十年八年，慢慢抄。抄经的过程就是一个交流、学习、提升的过程。不断地有人参与，

就会不断有新的想法。 

 

笔者受此启发，建议经文不仅仅用汉文来抄，还可以用其他一些民族的文字来抄，如藏文、

蒙古文、傣文等。这是佛教在中国多民族间传播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建共享文脉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大和尚认为这个建议很好。一万人来抄，一万种字体，都会留下自己的痕迹。他曾对年轻法

师说过：“少林寺前 1500 年的历史已经过去，我们要对少林寺未来 1500 年负责”。笔者认

为，此愿甚宏大，能否如愿，当非今人可以评说。 

 

后来细想，大和尚谈到的“新遗产”，乍一听是个悖论——“新”就不成遗产了，故“新遗

产”似为伪命题。但他“要对少林寺未来 1500 年负责”的豪言壮语让笔者印象深刻。换位

想想，他主持的绘画和书法这两个巨作，如果真在艺术上有所突破和建树，成为后 1500 年

留得下来的“遗产”，倒也不是没有可能。我们今天所见的那些千百年来留下来的杰作，不

也是古人发愿制作的吗？国家倡导的“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的政

策，也为佛教艺术遗产从历史和灵界“落地”的实践，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一个不可否认的社会现实是，已经成为历史文化遗产的佛教艺术，早已超越了原有的宗教属

性，附加上艺术审美、历史研究、文化教育甚至文化产业等社会文化功能，藏于寺庙和洞窟

的佛教艺术珍品需要成为公众共享的文化财富。过去，佛教艺术遗产保护与公众分享很难协

调；现在，寺院向公众开放和数字化新媒体的运用，部分地消减了这样的矛盾。比如，甘肃

的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炳灵寺等重要佛教艺术遗址，由于以洞窟墙壁、石头和纸张为媒介

的传统佛教艺术的表达与传播有空间、光线、材质等方面的局限，无法处理佛教艺术遗产保

护与游客人流过密的矛盾。近年，随着多媒体数字技术的发展，国内一些博物馆和文物保护

单位采用数字化采集展示的手段，减少了进入洞窟或修行场地的游客数量，又增加了对原有

封闭洞窟的内容展示，而且，通过技术处理，原来在昏暗洞窟里无法看清楚的作品，现在能

够让观众更“贴近”地看到许多细节。 

 

在少林寺塔林，笔者看到一座新建的石塔。石塔上雕刻了一些十分现代的图像，如汽车、摄

像机、手提电脑等（图 59）。笔者想，1500 年后，这些东西也会被那时的学者作为历史断代

的一个物证吧？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 1500 年间，一些“新遗产”会被不断创造出来。 



 

 

 

三、佛教艺术创制的精神性、文化性和社会性语境 

 

虽然少林寺的大和尚对于请专业美术院校的师生创作寺院新壁画、创造 1500 年后佛教文化

遗产的事信心满满，但事涉佛教，就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形式的问题。这些壁画的创作心境、

展示空间和传播形态，都不会等同于世俗艺术家创作的作品。也就是说，如何看待佛教艺术

创制中精神性（即所谓“通灵”），文化性（如仪式、禁忌、赋魅）和社会性（如作者身份、

受众状态、传播情况等）的语境，觉察佛教艺术的形似与神似、审美与信仰等问题，是认知

佛教艺术作品和世俗作品差异的关键。 

 

笔者在青海拜访了一些藏族、土族的唐卡艺术家，他们是僧人，大概画了三十多年唐卡。跟

他们谈论画画的感觉，他们说画僧和俗人画师的区别不在技法，而在修行。画僧要有大欢喜，

画才有灵性。从表象上看，画佛像有度量经，好像照本宣科谁都可以画；但佛画其实是一种

心画，要用心去画。作为僧人这是一种修行，他们明白这里面的因果，不像俗人会临摹就行。

他们画的时候会念着经文，有所加持。比如画大威德金刚，他手里拿什么法器，做什么手印，

有什么纹饰，都要按照经文来画。关键是，画如果不是在修行的状态下画的，其宗教的意味

也就弱了。 

 

笔者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就向大和尚请教：“您请专业的艺术家来画少林寺的壁画，

他们的专业绘画技能很厉害，但是对佛教的理念，造像的手印、法器等，可能就不太懂了，

是局外人，作品可能就会缺了局内人所说的某种‘灵力’。这是佛教艺术这种遗产特殊的属

性。” 

 

大和尚回答：“过去的庙画是专门的一种门类。佛教造像有这么多动作和形式，可能是从禅

定里显现出来的东西，是真正的佛教艺术。佛教艺术有严格的传承，不敢创新，和艺术家完

全不一样。艺术家不会禅定。但人类的心思都差不多，人有解决不了的就信外来的力量了。

过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现在不可能了，你看一个人一辈子要住多少个地方，要接触学习多

少不同的知识。不是说上升到多高深的理论才是国学，那种最朴实的、最基础的、最生活化

的，才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东西，这种东西都应该好好保存，好好传承。我到西方学界讲学，

他们说中国有信仰危机，我就跟他们说，中华民族不存在信仰危机。基本的常识农村老百姓

都清楚，井打到哪，厕所开到哪，粮仓放在哪，都是有规矩的。所以，保留这么一种建筑风

格，保留这么一件衣服，保留这么一套生活方式，也算是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贡献。” 

 

关于佛教艺术创制的精神性、文化性和社会性语境问题，由于时间不够，未能充分展开。但

从大和尚看似随意的聊天中，我们还是可以析出一些相关的话题，比如谈话可能涉及这样几



个方面： 

 

从作者的角度来说，画僧有一种外来的力量支持着他，强调传统的传承，只能因袭，不敢创

新。大和尚说：“都是有传承的，过去不敢创新的，和艺术家完全不一样，是真正通灵的人。”

艺术家则完全不一样，要有个性，独树一帜；要创新，打破陈见成法；否定外力的制约，张

扬自我。 

 

在创作中，画僧是以禅通灵的人。大和尚说：“画僧不是艺术家，不会写不会画，但拿起笔

就会画出奇异的东西。”而艺术家不会禅定，无法通灵，艺术家所通之“灵”，不是神灵，而

是灵感。 

 

至于作品的呈现，佛教造像要经过祭祀等一系列仪式，赋魅后被供奉在特定的神圣空间，具

有种种祭拜规则和观看禁忌，并且和作者基本脱离了关系，变成另外具有“灵力”的圣物；

对它们的膜拜、供奉或毁损，都会发生感应，成为“因果”。而艺术家的作品，则需要经过

画廊、美术馆和各种媒介的传播；批评家作出的评论，经纪人对作品的包装和运作，和社会

发生密切关系，也和作者的名利息息相关。 

 

至于佛教艺术存在的所谓语境，大和尚通过世界各地至今仍存在的宗教信仰甚至民间法术等

事例，指出不同民族、不同地区，都有人类的某些共性。艺术家和画僧虽然各自的生活习惯

不一样，创制的器物不一样，但是都要接触一些精神性的东西。 

 

四、小结 

 

创建于北魏时期的少林寺，历史上属于“中州佛教文化圈”的代表性寺院之一，拥有不同时

代的建筑、雕刻、绘画与书法作品，可谓中国佛教艺术遗产的博物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和世界文化遗产，也是国家和地方的一张文化名片。少林寺在成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之后，在当地政府和社会的推动下，在许多方面大幅度“入世”，经常成为舆论的热点。拥

有 1500 年佛教艺术遗产的少林寺，在 21 世纪萌发创制后 1500 年“新遗产”的宏愿，邀请

著名美术院校艺术家创作壁画，发动全国书法家写经。在这种“新遗产”的创制中，佛教艺

术的作者、作品和受众处在什么样的精神性、文化性和社会性的语境，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

题。 

面对佛教世俗化和全球化时代的信仰问题，和以往出家人远离尘世、枯对孤灯黄卷的情况不

同，现在的僧人通过网络、游学、服务社会等方式，介入世俗生活。原来仅为修行者所居寺

院的封闭灵境，成为对大众开放的公共空间；神圣的佛菩萨法相，接受了公众的观光，也接

受了非佛教信徒的“创制”；拘于一隅的梵乐、功夫等，登上中外各种表演舞台；而茶道、

花道、瑜伽等禅艺，更是成为社会人士修身养性的流行时尚。 

 

对于佛教和佛教艺术在当代所处的精神性、文化性和社会性的语境，觉察佛教艺术的形似与

神似、审美与信仰等问题，是中国佛教艺术遗产如何守正创新的现实问题，也是认知佛教艺

术作品和世俗作品差异性和共同性的关键。但核心问题，还是如何赓续中华文脉，增强文化

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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